老友與老伴
· 伍秉強 –
  年長者皆知，活在世上最好能兼具老本、老友及老伴。在台北，有一群年逾古稀的資深市民，三十三年來，幾乎每月聚會聯誼，為尚能健康地活著，為大家尚能同在一起而歌唱感恩。

  最近的聚會已訂於三月二十三日，在Sate House吃印尼菜，唱卡拉O.K﹒，慶祝大家所共同支持的馬英九與蕭萬長順利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及副總統。

  聯誼會發起人之一的校友是胡珊珊，是蕭萬長在政大外交系的同班同學。她說:三十多年前，開始時，是幾位女同學互相輪流請客吃飯，後來男校友陸續應邀攜眷參加，人數越來越多，由於大家輪流作東，未免會互比苗頭，不敢找便宜餐廳，越吃越貴，終於不勝負荷，後來改成參加餐宴者分攤費用。

  漸漸地，孩子們長大後都不願再跟老爸老媽出席宴會，但這些資深校友，仍藉慶生之名，按月聚餐。偶而有朋自遠方來，尤其是來自印尼的蘇東校友，都會被捧為上賓。

  許多老校友，特別是醫生們，仍在各自崗位上服務，但多數已退休，有的在家看顧孫子，老本較豐者，經常結伴邀遊神州，有人環遊世界，也有人到處開會。

  一年多前，第四屆世界留台校友會在棉蘭舉行，當時我正好應小女之邀，前往美國落磯山賞雪，未克參加。老友陳渭成率團參加在棉蘭召開的會議，會後帶回一本老同學江恭忱與她先生鍾俊儀兄惠贈的《詩愁之路》

  書中說明:「這是為慶祝我倆的紅寶石婚紀念日而出版的詩文集，也算是倆在人生旅途中的雪泥鴻爪吧!」真的是人生無常，誰料得到呢?這本書還來不及細讀，校友孔智璋兄就已傳來恭忱得病，息勞歸主的消息！可憐俊儀兄失去老伴，大家又失去一位老友。

  我們所受的教育，是人生以服務為目的，恭忱的文采與事功，沒有人比她老公描寫的更貼切：「綴句清新超父執，遣詞細膩近前賢;卅載●傳蠟燭，芬芳桃李數千千。」至於她本人，可以說不改謙沖的文人本色:「此生奉獻教育文化事業，但求俯仰無愧，復得夫婿及子孫若此，實蒙天恩，夫復何求。」

   蕭如(恭忱筆名)的詩詞，曾收入易君左主編的《四海詩心》一書，其中包括〈丈父壽獻詞〉(調寄千秋歲):「過重陽後，喜是樁庭壽。知父歲，邀天佑，春暉煦暖，寸草叨昏晝。歸來燕，四年補萊衣袖。欣得椿樁萱茂，棠棣南枝秀，隨姐妹，勞朋舊，寵章添鶴算。嘉惠齎醇酒，三祝蝦，獻詞并謝諸親友。」

  我比較欣賞她寫的(懷親》(調寄浪淘沙) 「殘月映階臺，午夜徘徊，南柯尋覓未曾來。問暖

噓寒言在耳，淚滿雙腮。百詠謄書齋，悔不成才。點睛解惑更誰哉?無處再聞嚴父語，哭禱聲哀。」孝女情傷，如泣如訴，使人吟來盪氣迴腸。

  她老爸就是人稱福建才子的梅溪叟江陳詩，常聽他叫三女兒為「阿恭」。初次見她時還是一個拖著小馬尾辮、在先達中華學校跑跑跳跳的小學生，是我們高小「慧敏級」班上年齡最小的插班生，當時沒人敢欺負她，因為她老爸是我們的新校長。

  阿恭在中華學校小學畢業後，便隨老爸回棉蘭。我在中華學校唸到初中畢業，然後考進蘇東中學高中部，在「征雁級」班中，又發現阿恭也是同班同學。高中畢業後，她唸師大國文系，我進入政大。大學畢業後，各奔前程。

  江校長號稱博學大儒，多才多藝，吟詩填詞是家常便飯，家父的墓聯，更是承蒙他一氣呵成，我家上下永感盛情。這位校長口才好，表情富豐，上課時會講故事，很受學生們的歡迎。記得有一次，他在課堂中出了一道謎給大家猜，謎題是:「Onetwo one five five」，打一英文字。大家猜了半天都猜不出來。最後他在黑板上把謎底寫出來，是「kiss」字。

我還記得他講過一句印尼文成語:「sebelum tentu djangan buru-buru；Sesudah tentu djangan

goyang goyang﹒」他教導年輕人要立定心向，堅定不移。要他們慎選伴侶，不可始亂終棄。
